
2023年6月11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杨 帆丁志国 播风·综合 03

20世纪60年代，照相是件挺稀罕的事
儿。

幸运的是，虽身处穷乡僻壤，机缘巧合，
我打小就过了把照相瘾，但没穿鞋，光着两片
脚丫。

那是1963年暑假，我上小学三年级。
某日，做完当天的暑期作业，吃罢午饭，

我便在路边的晒场打陀螺。
不一会儿，堂叔刘三手里拿着条麻袋，与

几个小伙子路过晒场，见我满头大汗的模样
儿，心疼地说：“小子，消停消停吧，看你背上，
都湿透啦。”

我停下抽陀螺的鞭子，明知故问：“三叔，
你们要去赶场哈？”

三叔说：“去你爸那儿耍几天，镇上好玩
得很。”

三叔说的镇上，当时是区政府所在地，我
父亲在区邮电支局上班，距我们村也就20多
里山路，虽不算太远，但对很少出远门的我，
无疑是诗和远方，充满了诱惑。

真的吗？我既心动，又有点儿犹豫。
心动的是，真想去镇里开开眼界。犹豫

的呢，是母亲上山摘四季豆去了，我如果不吭
声就走，一是怕她担心着急，再就是怕回来后
挨打。更关键的是，开春后天气暖和，为少穿
鞋，省点儿钱，我一直打着赤脚。走路倒是练
出来了，但在村里还好说，光着脚丫到镇上
去，自个儿难为情不说，会让父亲难堪。

“想去就走呀！”三叔见我一个劲儿勾着
头，盯着赤裸的脚不吱声，当即看透了我的
小心思，快人快语地说：“你妈那儿，赶场回
来，我给她打声招呼。你从没到过镇上，去
看看稀罕，你爸肯定会欢迎的。至于两片光脚丫嘛，不是去吃酒
作客，更不是去相亲，小屁孩一个，怕啥？”

是啊，小屁孩，怕哪样哦！跟三叔一路的几个小伙子，也跟着
起哄：“没事儿，没事儿，走吧！”

架不住三叔他们一个劲儿忽悠，我打消了回家穿鞋、换件新
衣服的念头，咬咬牙，“嗯”了一声，便跟着他们去了。

从村里到镇上，要过一个田坝、翻两座大山、穿越一个深深的
大峡谷。田坝平坦好走，不成问题。爬山时，就有些体力不支了，
感觉两个膝盖酸溜溜地疼。下台阶时，小腿肚不停地打闪闪，好
几次差点跌倒。更难受的是，不少地段，布满鸡蛋大小的碎石，赤
脚踏上去，刀割般疼，弯腰一看，右后脚跟居然划开几道口子，渗
出了血。穿越马槽滩大峡谷时，因头天刚下过大雨，河水猛涨，滩
水汹涌而出，几乎漫过河滩上两三尺高的石跳蹬，令人望而生畏。

过跳礅时，我心中害怕，一脚踩空，差点儿掉进水里。幸亏紧
跟身后的三叔眼明手快，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这才逃过一劫。

两个多小时后，当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狼狈不堪地出现在
父亲面前时，他满脸惊愕。

“哇，你小子怎么来了？”惊愕之余，父亲脸上写满疼爱，连声
说：“大热的天，这么远的路，把脚走坏了咋办？吃饭了没？累坏
了吧？”

三叔一边喝茶，一边讪笑着说了原委，算是把我交给父亲，坐
了一会儿，便赶场去了。

洗了把脸，休息一会，我这才缓过劲来。
“走啊，老刘。”这时，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微笑着走进父亲宿

舍，说，照相去吧。说话间，看我坐在角落里，打趣道，哇，小家伙
也来赶场啊？

这人是父亲单位的领导，前不久与父亲下乡，曾经到过家里，
父亲当时让我叫他韦叔。

“这个……”父亲说，“孩子刚来，我准备带他上街吃点东西，
要不，你们去照吧？”

“这不好吧。”韦叔正色说，“单位好不容易拍张全家福，一个
都不能少。况且，还要照标准照，贴工作证呢。”愣了愣，接着说：

“小家伙碰上了，就一起照嘛，至于吃的东西，顺便买点就是了。”
“这不好吧？”父亲面露难色，“小家伙走得急，打着赤脚哩！”
“怕啥呀？”韦叔说，“农村娃儿，哪个没打过赤脚？赤脚照相，

难得难得！”
“那好吧！”父亲颇有点儿难为情，但领导如此开明热情，也就

不再反对，笑着说：“好吧，让这小子开开洋荤。”
接下来，大伙儿便一起出去照相。
最让我觉得新奇的是照相机。照相机用一米多高、三只脚的

枣红色架子撑着，可能安装在架子上面的小平台上，之所以说可
能，是因为架子上严严实实地蒙着块红绸，什么也看不到。只见
一根五六十公分长、比电话线还粗的黑色绳子从红绸里钻出来，
绳子末端，坠着一个深褐色的椭圆形塑料小球。

按照相师傅的指挥，我们六七个人分两排站定，然后他走到
相机后面，掀开红绸，一头扎进去，窸窸窣窣地一阵鼓捣，接着听
到“啪啪”两声响，好像开箱或关箱似的。

随后，照相师傅抬起左手，竖起中指和食指，连声喊：“注意
啦，看我这儿。对，就这样，笑一笑，笑一笑。”

听到喊声，我浑身一激灵，两眼紧紧盯住照相师傅竖起的手
指，下意识地扯了扯嘴。少顷，只见他扬起握着塑料小球的右手，
优雅地那么一挥，一捏，“嘭”地一声，一道闪光划过，红绸里倏地
冒出一股青烟……

大约一周后，我看到了自己的尊容：表情僵硬，衣服破旧，左
侧裤腿上有个破洞。尤其一双赤脚，插在穿戴整齐、周周正正的
一帮叔叔伯伯中，格外扎眼，硬生生挤出来的一缕笑容比哭还要
难看。

晃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照相，如今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儿，手握智能手机，仿佛人人都是摄影师，想怎么拍就怎么拍，随
心所欲，高兴就好。

遗憾的是，那张唯一的赤脚照片，早已在辗转搬迁中丢失。
但赤脚照相的画面，却在我心灵的屏幕上，久久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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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沙寨位于湄潭县南部、乌江
河畔，地处湄潭、瓮安、余庆三县交
界处。20世纪70年代前，当地不
通公路，村民出行全靠一条石板
路。石板路依山而建，陡峭的地方
是钢钎在石壁上凿的梯步。

从前细沙寨人烟稀少，只有从
江西迁移来的王氏一家。多年后，
李、刘、王、陈等姓氏的村民陆续迁
入，形成了近千人的村落。新农村
建设让柏油路直通村寨，通组公
路、串寨公路、连户路修到家门口，
村民们外出赶集方便了，采风写生
的艺术家、观光的旅客也时常进出
村寨。

旅游业的春风吹进来，细沙寨
渐渐为更多的人知晓。最先是山
下的沿江渡口。渡口位于湄潭、瓮
安、黄平、余庆四县的交界地段。
旧时由水路运来的川盐、湖南进入
思南的铜器、布匹等货物由乌江运
至沿江上岸后进入湄潭境内。《平
越直隶州志》将渡口定位为“黔蜀
津”。清光绪七年，相邻的瓮安打
造船只久置于此，渡江坐船分文不
取，称为“义渡”。2002年，国家修
建构皮滩水电站，沿江集镇沉没于
乌江的碧波中，“义渡”碑刻仍然伫

立在岸上。
临江凸出的一块岩石上，村

民秦大飞搭了一个观景台。十年
前，福建漳州姑娘陈月红跟随爱
人来到当地，在这片土地上相爱
相守。陈月红身患重疾，秦大飞
不离不弃，带着妻子四处求医至
康复。前些年，当地政府出资请
来施工队，对细沙寨老旧木质黔
北民居进行维护修缮，对他家老
屋的木板墙、木柱、雕花窗全部免
费上油保护，水泥院坝、阶沿换成
了整洁的青石板。他借机拆掉旧
屋旁边的猪圈搭建观景台，并在
周边种上蔬菜和花草，让妻子在
花香的簇拥下观山水，听汽笛声
响在乌江江面上，看货船排成长
队，蜿蜒如龙向着大海进发。爱
情酿造的蜂蜜也格外沁甜，每年
花儿刚刚吐蕊，夫妻俩养殖的蜜
蜂产出的蜂蜜就被贵阳、遵义等
地的客人一抢而空。

观景台是细沙寨的最佳观景
点。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饱览七星
峡景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体验险峻
奇特的丹霞景观，相距不远的余庆

“飞龙湖”4A级景区逶迤的巨龙也
在山水间若隐若现。

离开观景台，渴了可以品尝一
下酸甜的柑橘、橙子，农家自酿的
蜂蜜；饿了可以走进寨子里的农家
乐，品尝当地著名的血灌粑。血灌
粑是用糯米、豆腐、热猪血和猪大
肠等原料制作的，色泽黑红鲜亮，
味美香软，腻而不粘，吃起来像腊
肉，却又比腊肉鲜美，是下酒佐餐
的佳肴。洞藏糟辣椒是细沙寨村
民张治先利用细沙得天独厚的条
件，把手工加工好的乌江流域著名
特产糟辣椒储藏在恒温的山洞而
成。洞藏后的糟辣椒剔除了辣椒
的生涩，保留其色泽鲜红、清香爽
口的辣味，是做糟辣鱼、煮火锅的
上上之选。

石板路、木栅栏、老木屋、和蔼
可亲的乡邻，仿佛来自记忆深处。
宅中有院、院中有屋、屋前有江的
宜居环境更是让人流连忘返。住
在民宿中，睡梦里有森林的气息、
果实的甜香，还有先祖们自编自唱
的花灯调。

如今的细沙寨是爱情的天堂，
是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省级特色
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点。
细沙寨如同乌江深藏的明珠，山再
深，也掩藏不住明珠的光华。

乌江藏珠细沙寨
■胡静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也就是
20世纪50年代之初，一日，父亲
的一个好友邀约他去老城（今公园
路口）的一家豆花面馆去吃豆花
面。父亲的友人说，这家豆花面制
作考究，特别好吃。父亲去的时
候，带着我一同前往了。

儿时眼中的这家豆花面馆，并
没有一个像样的铺面，如同步入一
个寻常人家。在大约一百多平方
米的土地上，盖着几间小茅屋，但
室内清洁雅致，粉刷洁白，就如同
步入一个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庭院，
人们就在这茅屋庭院里品尝主人
制作的豆花面，亦颇有情趣。

这家豆花面馆的主人李筑屏，
时年五十岁左右，见父亲的朋友到
来，他们大概相识，也忙着上前招
呼。筑屏先生面部皮肤光洁，腰板
挺直，鼻下有两撇小小的短须。一
个十来岁的孩子，第一次品尝这么
鲜美别致的小吃，便留下十分难忘
的印象。

据李筑屏次子李炎林老师著
文介绍，其父制作的豆花面云：

李记豆花面之工艺，要诀为：
其一，优选上等黄豆，手工磨制成
软绵宜人之水豆花。其二，以足量

鸡蛋，适量碱水调和精面。手工揉
和，压制成柳叶宽面。其三，精制
臊子，此为“李记鸡丁豆花面”绝妙
口感之关键。其法为，猪腿肉去
筋、膜切丁，鸡腿肉、鸡脯肉切丁，
鱿鱼海参、香菇等切丁，过滚油断
血去腥，再以上等甜面酱、豆瓣酱、
糍粑海椒、料酒等炒至断生，投入
数种天然佐料。最后以鸡骨、猪骨
熬制之浓汤，细火慢煨，收浓汤
汁。其上席之时，呈于食客案前
者，乳白豆浆煮制黄金面条，绵软
豆花如白云飘渺。蘸水碟中，臊子
玲珑红亮，宛如琥珀，缀以绿色鱼
香草，色如翡翠，异香沁脾，可谓
色、香、味、形无不佳，而口感之妙，
食者无不称奇叫绝。

李炎林老师的这段美文，对先
父关于豆花面的食材、选料、工艺、
制作等作了精彩的描述。感谢李
氏后人写下关于遵义名优小吃豆

花面的详尽介绍，当然更要感谢李
筑屏先生一手独制的这道遵义名
优小吃。

在“李记”豆花面未出现以前，
遵义民间就有吃豆花面的习惯，特
别是在庙宇里面。因为和尚、尼姑
素食，于是各庙宇里便用这种简单
又合口味的豆花面招待入庙者，一
般就是用油辣椒蘸豆花面。通过
筑屏先生精心改良，便将这种民间
小吃的美味做到了极致。于是，

“李记”豆花面此后便享誉遵义新
老两城，成为与鸡蛋糕、羊肉粉齐
名的名优小吃。

现在的遵义街头，有不少的豆
花面馆，有时，我也偶尔去品尝一
下，不管谁家面馆，无非均是用豆
花面蘸油辣椒，油辣椒里只放一小
勺肉丁，再撒上几叶鱼香草。但就
是这样简单的蘸水，亦让食客喜
欢，每有人们光临。

说说遵义豆花面
■石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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